
我小时候，家住在一个商业发达的港口。当时曾患过一种罕
见病，听人说是“黑热病”，由于缺医少药很危险，家人很焦虑。离
家十几里的有个地方叫海州医院，可以治这种病，但医疗费昂贵。
母亲为了救我，变卖了她喜爱的金银首饰。父亲为了节省车钱，徒
步背我到医院求医治病。在父母的关爱下我的病渐渐好转，我幼
小的心灵深处十分感恩父母，想到将来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

幼年时代的这件往事深深烙在我的心里，父母给我的爱，始终
温暖着我的心，我很想把这种感受写出来。后来作家冰心的《寄小
读者》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喜爱，文中的母爱感人肺腑。这篇文章深
深地影响了我，我得知冰心和我一样，也是出生成长在一个海港，
也想向她学习把我这些感受和经历写出来。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写
成了一篇作文，在学校引起了轰动。一位姓屈的国文老师对我的
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生，平时教课对学生很
严格，他读后把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引起了许多同学的
共鸣。后来这篇作文被一位同学摘抄投寄到《镇江日报》，不久居
然发表了，当时我虽然未收到稿费，但投稿成功的喜悦感至今难
忘。从此我喜爱上了文学，为我走上文学写作道路，奠定了基础。

1948年，家父因病去世，家里的大哥成为顶梁柱。所谓长兄如
父，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希望我日后好好念书，在文学上有所成
就。大哥遵照父言尽力培养供我读书，他托了一位好友把我带到上海，帮我考取了
上海的震旦大学。我在该校中文系读书时结识了许多很有才华和学问的师友，诸如
王元化、何满子、贾植芳、丰子恺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文学水平大有提升。但是
由于缺乏自信心、疏于提笔，没有长足的进步。

毕业后我有幸被选拔推荐到中央文学研究所进一步深造，从此，我踏入了文学
的摇篮，成了一名研究生。此时，我接触了更多的名作家，对文学的喜爱和向往更迫
切了。毕业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在实验京剧团（上海京剧院前身）工作，又有机会接
触到了一些文艺界的老艺术家们。他们对我的事业成长影响很大，我同时也了解到
他们的一些特殊生活情境以及经历，这使我感受到他们事业发展和成功的不易。在
我写作过程中，有几位过去在文学研究所一起学习的校友对我帮助很大。记得其
中一位是谭之仁，他经常鼓励我写东西，还在《安徽晚报》上为我专门创办了一个专
栏，叫“品戏斋”，我就把当年在剧团里的一些事以及一些人物写了出来，后来陆续
发表了。

记得在我刚开始写作时，很多地方都搞征文活动，我应约写的好几篇征文稿都
被录用了。2003年非典肆虐时，形势很紧张，当时我女儿在杨浦区疾控中心一线工
作，非常辛苦。作为独生子女的她，没有办法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为女儿对国家作
出的贡献而感到光荣，同时又为她的身体健康担忧。我把这种感受写成了题为《一
位父亲致女儿的信》的文章，投寄给《解放日报》，《解放日报》以大标题形式刊登并加
编者案予以点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关注，不少单位还将此文作为学习的材
料，来激励大家抗击非典的热情，上海图书馆还派专人登门慰问，并把文章存入档案
馆，作为历史资料之一。这使我认识到，好的文章能在社会上产生正能量的作用和
影响。我写文章的劲头更足了。

写文章充实了我的晚年生活，目前已成为我最愉快的事了。近10年来，我投稿
越来越多，许多杂志和报社都纷纷来约稿。虽然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我还是惭愧我并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怀揣着一个作家梦！我时常感觉到现在正处
于一个改革开放的盛世，盛世出人才、出作家、出科学家。社会的不断发展，使人们
的美梦也更多了，我的梦也比过去做得更深、更甜蜜、更夯实了，离现实也更接近
了。我的梦就是做一个作家。

当然，我的写作水平还很有限。去年10月，北京的老朋友包立民鼓励我将近几
年来所写的文章出一本专集，我取名为“文坛艺海录”，主要内容是说文艺界的一些
旧人旧事等。这是我有生以来出的第二本文集，第一本是我女儿和女婿在庆贺我80
岁寿辰时帮我整理历年发表的稿件而出的一本文集，名为《履痕寻踪》。对我来说这
辈子能出两本书，已觉得非常心满意足了。

你的作家梦，早已成真
□□毛宪文毛宪文

周庆荣是一个有胸怀又有境界的诗
人，于现实他递上肩膀以及悲悯和关怀，
于远方他递上心灵以及梦想和热爱。这
让他的诗歌透出劲健与温暖、深邃与澄
明的光芒，他一边铸剑一边育花，他的诗
歌里有火焰也有芳香，是泪水和露珠的
融合。而这一切都是他主动为之，这让他
成为一个勇气与骨气、血性与人性合二
为一的诗人。

我从周庆荣的散文诗中读到了一种
浩荡，这是洪流也是岩浆，更是浓缩的雷
霆和风暴。整整一个夜晚，我被他作品中
的这种力量牵引着，我的眼前幻化出一
支像飓风一样摧枯拉朽的队伍。“雄起！”
我很自然想起这个雄壮的呼号。是的，周
庆荣的散文诗是雄性的，也是阳刚的。这
在我们疲软的时代，尤其是沉陷在床笫
与糖分过量上的诗坛，他的这些文字就
是青铜做成的钟鼎。周庆荣是用他的勇
气和担当，还有孤独的英雄主义在给这
个写作的坛子补钙，甚至补钢。

周庆荣从他的写作伊始就拒绝琐屑
和无聊，贯穿他作品的血脉就是求真、真
相和真理。所以他要拔去所有的杂草，挤
出诗歌中的虚妄和杂质，让真相裸露出
来，或者把他的文字磨砺成快刃，把伪装
挑开，把真理逮出来。这说明庆荣是一个
有良知的诗人，是一个清醒又自省的诗
人，是一个有着悲悯情怀又敢于面对黑
暗和丑恶揭竿而起的诗人。这让他放大
视野，并把正义感和同情心还有大爱和
大痛一起放在熔炉里，烧红锻打再淬火
成无坚不摧的剑，成为他诗歌中的钢筋
铁骨。所以在他的散文诗中总会看到一
种光芒，这光芒深沉而醒目，它执著地导
引着我们的灵魂在激情澎湃之后走向思
想和觉醒。这正是他散文诗的内核：正
义、救赎、热爱、自由。一切由此而辐射，
一切由此而繁衍。这也是庆荣的思想之
镭，是他献给世界的炽热的心。

如果说现实让他痛让他思让他把诗
铸成剑，那么远方就让他爱让他诗让他
把文字培育成花朵。而远方和花才是他
的最爱，才是他的方向和终极。远方是超
越，是爱是人生之诗。那么人为什么需要
远方？怎么才能到达远方呢？

从生命学来说，人天生对远方有一
种企盼和向往，提起远方，就有一种莫名
的激动甚至躁动。对于诗人来说，远方就
是诗，就是爱，就是美和自由。生命需要
提纯，人生需要升华，生活需要美轮美奂
的境界来照耀，来使人生充满意义和光
芒。对于周庆荣来说，远方就是诗化了的

人生，就是把生命写成一首至真至纯的
诗。在爱和美面前诗人的姿势是仰视的。
诗歌的方向是向上的，是神性的，是敬畏
的，是一尘不染的。这时诗人和诗歌的状
态都呈出净和静。净和静是远方的状态，
也是诗歌的境界，更是庆荣的诗学终端，
也是人类的方向和将要达到的终点。

在周庆荣看来，为了抵达远方，首先
要学会爱。爱是他超越现实的方式，也是
他抵达远方的方法。对现实之痛的拍案
和亮剑是爱的另一端，是他以及所有诗
人的侠肝义胆，是不得已的责任和义举，
但热爱和远方之恋才是诗人自动自愿
的，是他们内心的快乐和幸福。所以他把
《人生》定义为：“还是要爱。而且，爱一个
人远远不够。//这是我慎重的决定：尽可
能喜欢更多的面孔，直到世界上最后的
那个人。//倘再想到人生不可避免的仇
恨，已无人可恨。如果仍然想恨，所有的
人就一起恨。恨泛滥的洪水，恨山崩地
裂。”这是一种爱的感觉，是一种美和情
感的曝光，瞬间的诗意体验把心灵从现
实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让它复归它的自
由轻灵和美。诗也在瞬间穿透了生活的
无意义和晦暗，直抵真理的中心、审美的
中心。所以马拉美说，诗“必须从人类的
心灵中撷取种种状态、种种具有纯洁性
的闪光，这种纯洁性是这样的完美，只
要把心灵状态、心灵的闪光很好地加以
歌唱，使之放出光辉来，这一切其实就
是珍宝”。

在周庆荣写的《老屋》一章中，老屋
就是一所土坯房，是诗人的故乡也是他

出生的地方，那里阳光干净，亲人慈祥，
所有的风景都美丽静好：“我背靠着老
屋，守着最初的朴素。像我们众人所依靠
的许多事物一样，它们已经破旧，但拥有
最后的力量。／爱你，就爱到最后。／老
屋不说话，老屋只慈祥，在故乡的暖阳
下。”这是多么亲切和谐的人类情感的故
乡啊！这就是诗人要去的远方，这里有完
整的人性、完美的情感，这就是最真最自
由的美和诗。难怪有人说失去的天堂才
是最美的天堂，要抵达的远方就是童年
就是大自然就是家。因此，去远方就是回
家和回归。向童年回归，向大自然回归，
就是追求那种真实和自由、澄明和纯净、
人性和神性的境界。这境界一尘不染，阳
光普照。她是神性、天性、人性的融合，是
爱、美、自由的统一。因此可以总结：最远
的地方就是最初的地方，超越就是回归，
神性就是人性。我们期盼执意寻找的东
西就是我们最开始拥有的东西。

至此，我觉得周庆荣的散文诗写作
也已经进入到返璞归真的境界。不论是
年龄还是心胸还是技术，他都已经到了
随心所欲的阶段，他正在去除胸中粘滞，
澄心以空，以空待静，用婴童的眼睛和赤
子的心灵来接纳诗意的莅临。诗之于他
如水般柔顺，他堆积了就是海，放开了就
是江！

与此同时，散文诗与自由诗的界限
已经模糊，散文诗与自由诗不过是剑与
长矛的关系，两种兵器，看谁更熟练而
已。在这样一个自由解放、规矩渐失的时
代，散文诗也许更能让人得心应手。如果
哪位犟家硬要说散文诗就是边缘的诗，
那就只能这样说，周庆荣的贡献在于以
他深远的意境和美和如镭之思，把散文
诗提升到与自由诗比肩的地位，甚至是
对自由诗的侵略和逼宫。到这里，诗人面
对现实苦难时那种愤懑、激烈和焦灼的
情绪开始减少。诗歌的审美逐渐代替了
情绪的审美，让我们看到一个抒情的歌
手在吟唱。虽然声音低沉忧郁，还时不时
地剑拔弩张，但他开始有意识地歌唱梦
想与花朵。艺术规律告诉我们，不要让情
绪过分的激烈，太猛烈了就会破坏诗歌
的美感，把这种疼痛稀释在诗歌的细胞
中，让它在诗歌美感和哲学意味的感召
下，一点点将疼痛渗透给读者，这不但不
会减少诗歌的同情心，反而会使这种疼
痛具有了美的品质，同时也使诗歌更有
力度并具有沉郁的美。

（《有远方的人》，周庆荣著，春风文
艺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

王春林是我的朋友，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曾经一次次
在寒风和烈日下赶往太原的某个宾馆开会。那是一个对文
学而言人们既热情又认真的年代，那是一个把文学当做神
圣事业的年代。多少年过去，多少人早已变做“浮光掠影”，
而王春林却还在那里，而且在人们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
我始终认为王春林是古代契丹人的后裔，气力极足，喝酒写
文章，其气概是勃勃然不可遏止，其思绪之活跃非同代寻常
人可比。王春林读书之勤苦，只要看看他最近所出的两本
论著便可见一斑：《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新世纪长篇小说
风景》，且不说其中的观点如何，分析是否妥帖而深入，单只
说王春林的阅读量，便让人格外吃惊。闲来无事读长篇小
说是件快意的事情，而把读长篇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或学
术命题，便很难说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王春林却选了
这样一件事来做。一是因为他的有心——他对当代文学尤
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走向与作家长篇个案的关注；二是他
有愚公移山般的态度，我总是和他开玩笑说，“你当愚公便
准备被累死”。读长篇，一年一年地读下去，而且还要把每
年的长篇都一一梳理作比较，这活儿可不轻。作为一个评
论家，大量而且不是消遣性的阅读真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肩担日月”地非要来做这件事的评论家在中国真的没有多
少。而王春林却一直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地在做这件事。

读王春林的这两本专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世纪以
来中国文学界的长篇状况，这里边当然包含了意识形态方
面乃至文学思想的微妙走向及变化。这一点我以为最最重
要。我们读一部长篇，或者是每年读几部或十几部，但我们
的感觉总是散碎的，而作为评论家的王春林却要把这散碎
的感觉合在一起，让你如忽然跃身于高空鸟瞰下界，这种学
术关注不是随便哪一个评论家都能来得了。这基于王春林
对文学的热情和执著。读这两本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学
术专著，我对老朋友的敬意忽然有加。王春林是以极大的

“劳动力”（我想使用一下这个与文学看似无关的名词）投入
到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研究之中，并且据此能够让我们看到
一张颇具真实度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也让我们能够
看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细细想
来，这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既要大量细读，几近于“披
沙拣金”，又似珠宝鉴定，披沙拣金是量，珠宝鉴定是质。关
键在于，作者面对的是中国一年又一年长期累积下来的长
篇小说。“反顾与沉思，关注与透视，描摹与展示”其实是应
该放在春林的身上。要谈论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就少不了
作对比，怎能不把现代与新世纪之前那许多年的长篇小说

搬出来？如不作这样的对比，你怎么能够说明新世纪长篇
小说的“走向个性，走向成熟”？更重要的是，王春林对新世
纪长篇小说的一个定语是“现实主义主潮地位的加强与拓
展”。什么是“现实主义”这我们都熟知，而“现实主义主潮”
之表现在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中是个什么状态？王春林研
究和深入分析的用功之处便在这里。我以为，王春林对新
世纪长篇小说的“地图”和“风景”扫描之结果可以分为两个
大方面：一是内容，思想与意识方面的呈现；二是形式，新世
纪长篇小说创作在形式上的一大特点是“多样化文体的尝
试与实验”，这一点发现十分重要。在文学的各种文体中，
长篇小说在“尝试和实验”上应该说来得最晚。但它毕竟来
了，它毕竟被评论家王春林这部“长篇小说分析机器”扫描
到了。

读王春林这两部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学术著作，我
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个案分析”。王春林如同尽心称职的
珠宝鉴定师一样，把一件一件长篇拿起放下，细细琢磨，悉
心品鉴。比如对《繁花》这部长篇的分析，我以为就显示出
了王春林独到的眼力，一是肯定了它在“上海叙事”中的历
史地位，二是对《繁花》叙事上的特质有深入的见地。只此
两点便足矣，足可以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一种导游式的好建
议。

一个评论家，若想对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进行
完整的扫描与深入的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件轻松
的事，而王春林却一直在这么做，且从宏观到微观都能给喜
欢中国长篇小说的读者和研究者以清晰的阅读导引。这两
本书刚刚出版不久，再过若干年，想必它们会对未来的研究
者有更好的帮助，让未来的研究者能够清晰地看到对我们
说来是“新世纪”、而对他们来说是“老旧的世纪”文学方面
长篇小说的风景和为了更好地欣赏这风景而提供的地图。

我常常觉得王春林是在做一件“傻事”，在当下这个
文学早已被边缘化的时代，这样两本厚厚的书，又能有多
少读者呢？这么想的时候，我便再次明白文学的真正激情
和神圣所在。九九归一，文学是我们共同的宗教，南无，
南无。

（《新世纪长篇小说地
图》，王春林著，北岳文艺出
版社2014年 1月出版；《新
世纪长篇小说风景》，王春
林著，作家出版社 2013 年
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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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兴渠同庚。说来也巧，不但同庚，而且是
同一届（1952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张兴渠毕业于
上海震旦大学，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我们都是中文
系。我们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颇为骄傲。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党和国家为了全
方位医治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造成的严重创
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建设需要人才，当
时人才奇缺。所以国家决定，大学毕业生由教育部统
一分配，成为国家的香饽饽。正像当时国务院副总理
陈毅在动员首都应届大学毕业生服从国家统一分配
时说：你们是凤毛麟角，国家建设需要你们热情投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会后我们兴致勃勃地写了服
从统一分配志愿书，怀抱着各自的理想与梦想等待分
配方案的公布。

1952年7月15日那天我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捧
在手中无比激动。当天教育部组织我们到北戴河进
行野营军训练。由解放军军官按营连编制，我在一营
二连出操站岗。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每人打靶训练，
我举起三八式连发三弹命中0环。虽然成绩不佳，也
是我平生换过枪把子的创举，永难忘怀。短短半个月
的野营生活，体会到解放军转型的官兵关系。

野营结束，回到学校，当天就拿到分配通知。我被
分配到丁玲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这是公认的作家
摇篮。我高兴得跳起来，不知如何表达，竟然抱起了乐
黛云转圈，因为她当时是系分配组成员，以表感谢。

第二天陈淼（丁玲秘书，作家）来北京大学把分配
到文研所的我和王有钦（贺朗）、谭之仁（白榕）、曹道
衡、张保真接到北官房小院宿舍，开始了我的作家梦
生活。

其实我的作家梦在读高三就已萌生，当年在北京
求实中学读高三，国文教师是著名的民俗学者金爱
申。有一次作文课金老师让自由命题，文体不限，必
须当堂交卷。当时我寄居在同学刘延广（后来到台湾
郑成功大学研究古文字）家中。这位同学家境贫寒，
每每为吃穿发愁。有次煤球烧完了，下学后饥肠辘辘
无法煮饭，囊中羞涩的他不知该怎么办。无奈找到煤
铺和送煤师傅说明情况，想赊100斤煤球。那位师傅
听完后毫不犹豫地说：“不能断炊啊，你先回去，我马
上送到。”这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就以送煤
工为题材，写了一首诗，题目叫《煤黑子黑》，其中有
这样几句，诗曰：“煤黑子黑/煤黑子累/煤黑子脸是
黑/脸脏心却红/心中一团火/温暖万千人”。不料这
习作被金老师看中，把它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评。

此后，我稚嫩的心灵萌发了写作的念想，以为自己在
这方面是块料，决心报考大学中文系，将来成为一名
诗人、作家。

这样看来，其实我和张兴渠做的是同一个梦，所
以进入中文系。当时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老师多次
在公开场合说，我们不培养作家。我以为他的原意是
让学生认真学习所设课程。学生一心想当作家，去搞
创作，必然耽误了课程。同学们私下有意见，但不敢
向杨晦老师挑战。杨晦老师五四运动时是火烧赵家
楼的英雄，一贯是以左派教授著称，谁有胆子与杨晦
老师对抗。但事实证明杨晦老师说的不一定全对。
我们系就出了乐黛云、曹道衡、王有钦、谭之仁、林志
浩等作家，我也忝列作家行列。

我们在北官房住下没几天，有一次陈淼进来说，
大家出来欢迎上海来的两位同学，一位叫张兴渠，一
位叫杨文娟。我们纷纷跑到门口欢迎他们。张兴渠
中等个头，衣着朴实，一点海派味道都没有。我和他
握手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跟你做同学很高兴，望
你多多关照。他颇多礼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于
杨文娟一派娇小姐作派，据说是资本家出身，后来很
少与我们接触。

1952年9月1日文研所正式开学。同学中有辅仁
大学的龙世辉、王树芬、王文迎、刘蕊华、宋淑兰，还有
不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如玛拉沁夫等。

第一课就是丁玲辅导我们学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以自学为主、小组讨论为
辅，丁玲给我们作辅导报告，重点是解读文艺为谁服
务，怎样服务。为了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先要解决立
场问题，解决立场先要改造思想。当时我对这两个问
题特别不明白。什么叫立场？思想怎么改造？不但
在小组会上发问，甚至在丁玲作辅导报告时也贸然举
手提问。丁玲说，课后我给你解释。课后她说，立场
就是你站的位置。比如说，同样对待下雨，久旱农民
认为是甘雨，你正准备去出游，就说是霉雨。对待雨
的态度，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法就不同，这就是立
场。所谓思想改造，就如下雨问题，由于立场不同需
要改变，思想改造就是要一切以人民大众着想。像这
样浅显的问题，我没看见兴渠发过问。后来我仔细观
察，兴渠是个内向型的人，深沉有修养，很少说话，但
很用功。我们除学《讲话》外，还听名家作专题报告，
如郭沫若讲诗，茅盾讲小说，郑振铎讲新文学，李何林
讲鲁迅，曹禺讲戏剧文学，都是名家大家授课。课堂
上兴渠总是低头做笔记，课后有一次我好奇地翻看他

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几乎把名家的话都记下了，成了
速记员。可见张兴渠的速记功底深厚。给我突出印
象的还有他在“课外”的功夫。文研所的教学计划每
人一份，列了许多参考书。他把书目一一写在笔记本
上，并列出阅读进度。我看了他的阅读计划，内心颇
为震惊，其阅读之速度，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别看
他寡言少语，其实主要是内功。我的同屋曹道衡，特
点就是读书多，他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情有独钟。我看
兴渠与他颇像，夫子气浓浓的，他们两个都是上海人，
也真巧了。后来我瞄上了张兴渠的夫子气，一点不
错，他像海绵一样随时随处吸纳营养，就连小组会上
我那幼稚可笑的发问，他都记在笔记本上，可见其用
心之深。作家留心生活，积累细节，这是素材的来源
之一，足见其用心。

他的用心还表现在随记上。当时文研所有两个班，
我们大学毕业生是研究生班，还有一个班叫研究员班。
那是丁玲文研所最初的学员，是在革命斗争中有创作
成绩的学员，如陈登科、马烽、胡昭、胡正、徐刚、白刃、
王学波等等，这些都是在革命锻炼中涌现的作家。张兴
渠利用同学的关系，抽时间去拜访他们，而且写了许多
访谈笔记，内容多为创作过程及如何留意生活中那些
金子般的素材。我在后来才发现这些是张兴渠“淘宝”
的秘密，也可见兴渠成为作家有自己的“秘方”。

我的性格外露，思维简单，也和个性有关，所以我
的作家梦在高三萌生后，与人谈话或写文时有流露。
而张兴渠由于内向，他的作家梦我后来才知道。他的
文章散见全国各地报刊，如写丁玲怎么写《太阳照在
桑乾河上》、马烽如何成名、陈登科的《活人塘》的魅
力、玛拉沁夫写的科尔沁草原怎样诱人等。还有一次
我受《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的委托向茅盾约稿，我发
现几处用词有问题，向韦君宜汇报，韦君宜认为我讲
得对，让我去找茅盾先生。我去文化部说明情况，茅
盾先生说稿子给编辑部，编辑部有权处理，按你们的
意思办。张兴渠据此写了《茅盾不摆大作家架子》，据
说他的这篇文章收到许多读者反响。

张兴渠的文字短小精悍，言简意深，文章虽短，却
有细节、意境，而且语言优美，颇富故事性，有情趣，可
读性强。他把听到的事记在心里，提升主题，周密布
局，每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表现得有滋有味，余韵
无穷。希望他笔耕不辍，勤奋依旧，写出为更多读者
所欢迎的新作。

（《文坛艺海录》，张兴渠著，文汇出版社2014年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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